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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检索“服了”的相关语料，并以微信、微博社交平台为辅助

语料来源，对“服了”进行详细分析，发现“服了”经历了语法化过程。文章总结得出了“服了”的三

种用法：“服了1”用作句子核心谓语，表示“行为动作义”；“服了2”作结果补语或核心谓语，表示“心

理状态义”；“服了3”作话语标记，表示“消极否定义”。并基于此得出语义泛化、句法位置变化、重

新分析、主观化和经济原则是“服了”的语法化动因和机制，进一步说明了语法化是一个复杂且连续的

过程，与语义、使用、外部环境、历史发展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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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related to “fule” from CCL as the major source and from WeChat and Weibo as the 
minor source, the paper conduc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fule”. It is found that “fule”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The paper has come up with three uses of the word “fule”: “Fule1” 
is used as the core predicate of a sentence, indicating “behavioural action”; “fule2” is used as the 
result complement or core predicate, indicating “mental state”; “fule3” is used as a discourse marker 
to indicate “negative negation”. Based on this, it is concluded that generalization and subjectification 
of semantic evolution, syntactic position change, reanalysis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y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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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tivations and mechanisms for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fule”, which further illustrates that 
grammaticalization is a complex and continuous process that is inseparably related to semantics, 
usag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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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语中“服”核心义为“舟两旁的夹木” ([1]: p. 223)，即本义为“依附”义，因古字形像“以手捕

人，将其装船运走”，故引申出“降服、顺从”这一主要义，与助词“了”结合使用后形成“动词‘服’

+ 体标记‘了’”的结构，在经过一系列语法化过程后，最终虚化为话语标记。张宏国认为学界对“X 了”

组合形式已有广泛的关注[2]，而“服了”也是“X 了”类格式语法化的一个实例，此前有很多学者对“对

了、好了、行了、算了、罢了、得了”等进行过讨论，但还未发现有人对“服了”做过分析。 
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简称 CCL)搜索后挑选出以下可以代表“服了”语义演变的

例句： 

(1) 那长老自服了草还丹，真似脱胎换骨，神爽体健。(《西游记》第二十七回) 

(2) 孩子的心被故事完全征服了，张大着眼睛，对他母亲十分温驯的望着：“妈妈，你的眼睛也亮得很，比我的

还亮！”(沈从文《致唯刚先生》) 

(3) 他们互相较着膂力，站起来撕掳着到亭子中间，最后方方把许逊胳膊拧到身后笑着问：“服不服？”许逊一

臂别在身后转着圈地跳着大声喊：“服了服了。”(当代/王朔) 

(4) 服了！刚才在电影院有个人一直在打电话，真没素质！(微信聊天记录) 

例(1)中的“服了”是由动词“服”与体标记“了”组成的动词短语，在小句中做谓语，有“饮用或

食用(药物)”之意，表具体的行为动作，我们将此动词短语“服了”标记为“服了 1”。例(2)中“服”与

“了”不属于同一语法层面，属于跨层结构，“服”作为动词补语出现，有“使……服从、顺从”之意，

表示动词所达到的状态结果，后再接助词“了”为动作完成的标记；例(3)中“服了”出现独立使用的现

象，在小句中仍做谓语，只是将主语与所描述的对象进行了省略，用来描述人的行为动作和心理状态，

有“顺从、佩服”之意，我们将用作谓语或补语的“顺从、佩服”用法标记为“服了 2”。例(4)中的“服

了”作为话语标记使用，其之前的实际意义基本消失，通常用来表示说话人对某人或某事的无奈、抱怨、

嘲讽之意，并带有一定的消极、否定态度，此用法标记为“服了 3”。 
上述“服了”的三种用法，也是其语法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本文以 CCL 为主要语料来源，微信、

微博等社交平台为辅助语料来源，对“服了”的语义演变进行探究，并分析其语法化机制。 

2. “服了”的语义演变 

2.1. 服了 1：表行为动作义 

“服”与“了”连用出现的时代较晚，这与“了”作为完成体出现的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太田辰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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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从唐代开始才慢慢出现动词与‘了’连用的用法，但早期两者的结合还不是很紧密[3]。而后吴福祥认

为动态助词“了”应该在宋代才产生([4]: p. 211)。 
据 CCL 所查询到的语料显示，“服”与“了”连用的情况最早于北宋时期出现，这与上述观点相符，

且仅查询到 3 例，全部出自《朱子语类》，例如： 

(5) 如服药相似，一服岂能得病便好！须服了又服，服多后，药力自行。(北宋《朱子语类(简体字版)》) 

(6) 譬如论药性，性寒、性热之类，药上亦无讨这形状处。只是服了后，却做得冷做得热底，便是性，便只是仁

义礼智。(北宋《朱子语类(简体字版)》) 

(7) 譬如人之服药，初时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则耳聪目明，各自得力。(北宋《朱子语类(简体字版)》) 

上述三个例句中的“服”皆作“饮用或食用(药物)”之意，为具有实际、具体意义的动词，“了”为

体标记，两字组合形成动词短语，在句中作核心谓语。上述三句中，谓语“服了”之后并未出现宾语，但

推导可知所服之物即为药，因此此处的“服了”仍为及物动词来表达具体的动作，“了”表示动作的完

成。而后在明朝时期，“服了”出现的频率比北宋时期明显增多，“服了”依旧作为及物动词，后直接接

宾语，“了”依旧表示动作的完成： 

(8) 适来服了发汗的药，正熟睡在那里，我与小娘子代言罢。(明《古今奇观》) 

除此之外，“服了”做谓语时也可出现于小句末尾，将所服之物调整到“服”之前，形成宾语前置，例如： 

(9) 且说余德着伤，败回关上，进府来，用药服了；不一时，身体全愈。(明《封神演义》) 

(10) 众养娘扶起看时，面青口白。主管慌忙用安魂定魄丹服了，方才醒来。(明《警世通言》) 

例(9)、(10)中的“药”和“安魂定魄丹”所做的成分相同，都可理解成作为动词短语“服了”的对象，

此时的“服了”依旧是在小句中做谓语，与例(8)不同的是将宾语做了前置的处理。因此可以看出“服了

1”可作为谓语出现在句中并其后紧接宾语，也可因宾语前置而导致语法位置后移出现于小句末尾，而这

一语法位置后移的改变也为之后的语法化奠定了基础。 

2.2. 服了 2：表积极心理状态义 

同在明朝时期，“服了”除了作“饮用或食用(药物)”之意在句中作谓语之外，还出现了其他用法：

即在小句中，“服”与“了”不属于同一句法层面，而为跨层结构，可将此分析为“V 服 + 了”构式，

此时“服”作为前面的动词 V 的补语出现，可以理解为前面的动词 V 所达成的某种状态和结果，“了”

为动作完成的标记。例如： 

(11) 自古道：‘邪不能胜正。’且莫惮烦难，请下关元帅来，一定要收服了他才罢。(明《三宝太监西洋记(三)》) 

(12) 杀死北兵五千余人，夺得战马三千余匹，降服了万余军士。(明《水浒全传(下)》) 

(13) 妆出孟日红来，连强盗也征服了人！(明《醒世姻缘传(上)》) 

“征服”意为“用武力制裁使其服从或顺从”，“收服”和“降服”都有“使投降归顺”之意，因此

上述三个例子中的“服”都有“使……顺从，服从”的意思，而此意义及用法也是由“服”的引申义而

来。由“服了 1”中的“饮用或食用(药物)”的具体实际义，到上述“服了 2”的“使……顺从，服从”的

心理状态义，“服了”所蕴含的意义由实逐渐虚化到抽象含义，其语法成分也从小句核心谓语变为动词

补语，动词性功能明显减弱，从而完成了初步的语义泛化。 
然而，虽然上述例句中“服了 2”的用法中二者不属于同一句法层面，“服”与前面的动词一般也都

被收录到《现代汉语词典》中作为固定使用词汇出现。但是，在语料检索中有一例与上述例子有些许不

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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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90 年，为了一个新的项目，一家合资伙伴与盛孝基发生争执，盛孝基拍案而起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双

方对拍桌面长达４个小时，最终硬是“拍”服了对方，成了“拍”出来的挚友，共同取得了成功。(当代《1994 年报

刊精选》) 

例(14)中的“拍”与“服”可以看作是动作以及其达成的某种状态的关系，此时的“服”与“了”虽

不是同一句法层面，但与例(11)等相比结构更为紧凑，相反的是，动词 V (拍)与“服”之间的关系相比于

之前的例句来说有些许分离。此现象可以看作为之后“服了”的单独使用而奠定了基础。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在明朝之后，“服了”的用法并没有出现其他改变，上

述几种用法和意义也一直共同存在。直到现当代汉语时期，出现了“服了”单独使用的现象。在当代言

语交际中为了避免成分重复，“服了”所描述的对象以及主体会因为经济原则而被省略，此时的“服了”

依旧有“顺从”“承认对方比自己厉害”之意，是动词“服”与时态助词“了”构成的非句法结构[5]，
两者一起在句中作谓语。例如： 

(15) 最后，闹得这欺负他们家的人吃不了兜着走，受不了了，最后，“服了，拜托了，我再也不敢惹你们家了。”

(当代《梁冬对话罗大伦》) 

(16) 康泰尔一见是韩慕侠，早吓得目瞪口呆，筋酥骨软，连忙摆着一双毛手说：“不比了，不比了，服了，服

了！”(现代《读者》) 

“服了”作为谓语或者补语时常出现于句子中间或者结尾部分，而如例(15)、(16)所示，“服了 2”可

被单独使用，且“服”与“了”结构变得更加紧密。例(15)为口语语料，原文中的“你们家”指的是朱丹

溪家，因他的父亲被陷害，家庭的突变使得很多人趁机欺负他家，处处给他们难堪，所以朱丹溪作为一

家长男起身反抗，使得欺负他们的人明白自己的错误行为。因此结合整个事件的背景和人物关系，我们

可以把例(15)所缺失的信息补全，也就是“(我们)服了(朱丹溪)”。补全后可以看出“服了”在小句中还是

作谓语，有“佩服、屈服”之意，但由于是口语的形式，说话人彼此都明白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角色，因此

出于经济原则将小句主语和宾语省去，将“服了”单独使用。 
例(16)也是同理，当“康泰尔”看到“韩慕侠”后，就被吓得“目瞪口呆，筋酥骨软”，可以得出“康

泰尔”认为“韩慕侠”是比他厉害的人，承认对方比自己厉害，或者是自己比对方有不足的地方，将句子

补全就是“(康泰尔)服了(韩慕侠)。”以下两句也是同样的用法： 

(17) 当日本代表看着这无可置疑的专家鉴定，呆住了，楞住了……突然一个 90 度的鞠躬：“想不到贵方有此等

高手，科学胜于雄辩，服了，服了。”(当代《1994 年报刊精选》) 

(18) 我们在和船员聊天时，一谈起几位船舶领导，都赞不绝口。“服了，服了，没的说。”(当代《1994 年报刊

精选》) 

上述两句中的“服了”也包含“佩服”之意，并且重复使用，带有“积极、肯定”的感情色彩，表达

出了对“高手”、“专家鉴定”以及“船舶领导”的赞扬和钦佩之情。 
此用法在当代才出现，并沿用到现代，但是频率并不是很高，在 CCL 以“服了”作为关键词进行检

索后发现，“服了 2”作为句中谓语有“顺从”“佩服”“承认”之意，并且单独出现使用的句子仅有 14
例。且虽然此类用法省去了前后相关成分，但可以根据语境与参与者信息对“服了”的结构和信息作补

充处理。 

2.3. 服了 3 ：表消极否定义 

“服了 3”通常单独使用，多半出现在句首，也可出现在句尾，与“服了 2”虽形式相同，但是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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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功能和意义则完全不同。“服了 3”用作话语标记，一般表示对某人或者某事的无奈和抱怨。相较于之

前举的例子，“服了 3”完成了进一步虚化，基本无作为谓语或者补语时的实际意义，而是着重于表达说

话人对某事或某人的情感和态度，有较强的主观性。同时，“服了 3”拥有作为话语标记的一般特征：①

“服了 3”作为话语标记具有句法独立性；②句法合法性与语句所表达命题的真值条件不因其有无而受影

响；③具有语音识别性，一般用标点符号隔开。“服了 3”作为话语标记最早出现于当代，如例(19)： 

(19) “情况明摆着的，又不是谁欺负你。……谁让你几个月发稿最少呢？还别说，这下岗的几个呀。有哭哭啼

啼想痛改前非的，可没有找领导打架、上告的。服了！”(当代《1994 年报刊精选》) 

此处的“服了”并不含有具体实意，也不是省略结构的用法，而是“服了 3”的用法，表达了说话人

对前面所述事件“无奈”的情感态度。并且与感叹号连用，识别性更强，也可表明说话人情感态度的强

烈程度。 
如今，因网络而诞生的交际语言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服了”一词也因为生活交际场景的增多而拥

有了多种使用方法。如今最常用的就是表达说话人的消极态度，主要是对某事或某人无语、郁闷情绪的

发泄，可带有讽刺的含义，且通常重复使用，并带有强烈的批判语气。 

(20) 服了！服了！我们这栋楼又有个确诊，又封住不让出去了。(微博摘录) 

(21) 连这么点小事他都记不住！服了！(微信聊天记录) 

上述两个例句中“服了 3”作为话语标记的用法更为明显。例(20)后半部分句子中的两个“又”表明

了相同的事再次发生，且句前连用两个“服了”，并都用感叹号隔开，表明说话人极其不情愿此事的发

生；例(21)则是用“连……都……”的强调结构，强调了句中“他”的不可靠程度，两个例句都是表达心

中对某事或者某人的“无奈、郁闷”之情。 

3. “服了”的语法化机制 

语法化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实词虚化为无实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第二种是松散结构固定为

语法结构[6]。通过上文分析可得，“服了”从充当句子或小句的核心谓语，演变为动词补语成分，最后

虚化为表达情感态度的话语标记，经历了语法化历程。 

3.1. 语义泛化 

“从认知角度来看，隐喻是人类的认知思维方式”[7]，“指的是不同认知域内概念之间的投射

(mapping)，即‘源域’(source domain)内的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投射到‘目标域’(target source)内的一个

相对抽象的概念”[8]；而泛化是指因语境变化造成实词部分语义消失，从而使自身适用的范围扩大。结

合上述分析，很显然“服了”的语义泛化过程受到了隐喻的影响。 
Heine 等在 1991 年提出了语义泛化的序列：“人 > 物 > 活动 > 空间 > 时间 > 性质”([9]: p. 

48)。结合上述分析，“服了 1”作为动词短语，含有“饮用或食用(药物)”之义，与和人相关的实际具

体事物有关，属于序列中的“物”；而后用作动词补语时“服了 2”含“顺从”义，作为省略结构单独

出现时，含“佩服”“承认”之意，两者都用于表示人的行为动作和心理状态，属于序列中的“活动”；

而随着“服了”所修饰范畴的逐渐扩展和泛化，其消极意义逐渐显现。反语是一种语言表达手段，其目

的是可以更幽默、更强烈且更讽刺地表达观点，在某人所做之事超出常人所预料、未达到所需要求或

者与现实需求相悖时，使用“服了”可表示说话人无奈、抱怨的情感态度。此时的“服了 3”用作话语

标记，带有消极、批判的语气，主观性显现明显，属于序列中的“性质”。从“服了 1”“服了 2”再

到“服了 3”，经历了从具体行为动作范畴到心理状态的较抽象范畴，再到完全抽象的语气范畴，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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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语义的泛化。 

3.2. 句法位置变化 

刘坚等表示“许多实词之所以产生语法化过程就是因为句法位置和词义两方面的变化而相互影响、

共同作用导致的”[10]。而在“服了”的语法化过程中一共有四种句法位置，共经历了三次变化。 
首先，“服了”为动词“服”与体标记“了”结合的松散结构，作为小句或句子核心谓语，后接宾语

形成“S + 服了 + O”结构，或宾语前置形成“S + O + 服了”结构。其次，“服了”处于“V + 服 + 了”

结构中，作为动词补语出现，语法功能开始初步虚化。紧接着，在特定语境中“服了”省略前后相关成

分，作为独立成分出现，完成进一步虚化。最后，“服了”作为话语标记出现于句首或句末，用于表达特

定语气，完成彻底虚化。在此演变过程中，“服了”的省略结构是导致话语标记形成的主要因素，前后成

分的省略使得“服了”具有了话语标记的独立地位，而且其句法位置也变得相对灵活，为“服了”彻底虚

化为话语标记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 

3.3. 重新分析 

语法化机制中重新分析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是指“一个结构式在不改变‘表层形式’的情况下

‘底层结构’发生了变化”[7]。在“S + 服了 + O”的结构中，“服了”作为小句的核心谓语，在“‘V
服’ + 了”结构中，“V 服”如“征服”“收服”，是动补结构；“了”作“V 服”的补语，与“服”

是跨层结构；当“V”省略后，“‘V 服’ + 了”重新分析为“(V)‘服了’”。如例(14)中出现的“拍”

与“服”，两者的紧凑关系有所减退，经过重新分析，可以拆分为“拍 + 服 + 了”的结构，也为之后

“服了”形式上的进一步紧密和虚化奠定了基础。 

3.4. 主观化 

语言可以表达多重含义，不仅包括命题意义，而且还包括说话人的情感和态度[11]。而说话人在话语

中表明的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情感就是“主观性”[12]。而“主观化”则是指语言为表现这种主观性而采

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13]: p. 739)。在前文“服了 2”的用法中，由描写动作的状态

结构演变为省略结构中表达人的心理状态，“服了”有“承认对方比自己厉害”之意，可以看出话语间带

有些许积极、正向的情感色彩。而用作话语标记时，“服了”传递出说话人对某种状态或某事物的讽刺、

无奈、抱怨等主观态度，情感色彩由积极、正向转变为消极、负面，且通常用感叹号分隔开，语气程度更

为强烈，主观性因此也达到最大程度。 

3.5. 经济原则 

根据上文“服了 2”省略结构用法可以得知，说话人和听话人已知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角色，因此在此

类特定语境之下可以将“服了 2”前后相关成分省去，单独出现，其目的是避免重复和冗杂，并且通常可

以结合语境和上下文，对省略部分做还原处理，如上述例(15)、(16)中所示的“(我们)服了(朱丹溪)”和“(康
泰尔)服了(韩慕侠)”。虽然此时“服了”独立成句，但依旧保留了本身的含义，因此不应将此看作话语标

记。 
经济原则一方面使得“服了”在形式上更为紧密，另一方面“服了”的独立出现为之后虚化为话语

标记提供了条件。 

4. 结语 

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检索“服了”的相关语料，并以微信、微博社交平台为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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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来源，对“服了”进行详细分析，发现“服了”经历了语法化过程。最初“服”与“了”为松散结构，

到之后连用，再到最后固定为话语标记，其句法位置也不断后移，从核心谓语降为动词补语，再到后期

作为话语标记在句中或句末独立使用。整个过程中“服了”所修饰的范畴也从具体行为动作扩展到心理

状态，再扩大到完全抽象的语气范畴，情感色彩也从开始的积极、肯定转变为消极、负面情绪，主观性

也经历了从微弱到强烈的提升过程。 
从“服了 1”到“服了 2”再到“服了 3”的语法化过程中，语义泛化、句法位置变化、重新分析、主

观化和经济原则为主要的语法化机制，由此可知，语法化是一个复杂且连续的过程，与语义、语用、语

境、历史发展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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